
開放文學  -- 漢文樂團  -- 宇宙浪子
第五十七回  積雨空林煙火遲

　　法蒂瑪擺脫了真理教祖的威脅，左非右又與闊別了數百載的同門相聚，大家興奮不已，一個話題接一個話題。最後，又轉回了

眼前的現實。　　左非右憂心忡忡地說：「我不相信亨利教主會就此罷手，以後怕還有下文。」

　　文祥說：「不必多心，他身為一教宗祖，說話總要算話的。」

　　法蒂瑪說：「我也認為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好在他教中的信物和法器我一個都沒帶，我看他要找我們也不容易。」

　　文祥不信，說：「可是他親口說過，一切都過去了，他能反悔嗎？」

　　衣紅反問：「他是這樣說的嗎？」

　　文祥肯定地說：「我記得很清楚。」

　　衣紅說：「那就麻煩了，左哥說得對！」

　　文祥問：「過去了不是就沒事了嗎？」

　　衣紅說：「『一切都過去了』這句話只說明了當前的事實，目前這件事是過去了，並不代表他同意法蒂瑪的自由。」

　　文祥便問杏娃：「杏娃，妳的看法怎樣？」

　　杏娃說：「我沒有『看法』。左非右為什麼不占個卦，算一算？」

　　左非右說：「我是不動不占的。」

　　杏娃說：「什麼不動不占？你早就心動了。」

　　衣紅有心挑釁，說：「杏娃，不要逼他，他是不敢算。」

　　杏娃說：「有什麼不敢的？」

　　衣紅說：「這叫做不關心則已，關心則亂。」

　　杏娃說：「那麼我來算一個吧！」

　　左非右跳起來，興奮的說：「你找到那段程式了？」

　　杏娃說：「哪有？我只是好玩，來一個未卜先知。」

　　衣紅笑說：「杏娃先知，求求妳說幾句好聽的話吧！」

　　杏娃說：「好話沒有，我只說實話。」

　　法蒂瑪急了，說：「杏娃姐姐，實話最好，只希望不要給大家帶來麻煩。」

　　杏娃說：「那我該怎麼辦？」

　　衣紅說：「什麼怎麼辦？妳有什麼事瞞著我們？」

　　杏娃吞吞吐吐地說：「這種事，不好說。」

　　衣紅也急了，她從來沒見過杏娃猶豫：「快說！」

　　杏娃停了一下，說：「說什麼？是好是壞？」

　　文祥也發覺電腦有點反常，他望著腕表，說：「杏娃，不要管他好事壞事，你且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

　　杏娃說：「我知道。」

　　文祥催道：「那就說呀！」

　　杏娃說：「風不懼，你看怎麼辦？」

　　風不懼一怔：「怎麼辦？這和我什麼相干？」

　　杏娃說：「你還沒有發表意見呀！」

　　衣紅倒是懂了，她笑著說：「杏娃，別饒舌了，耍這一套，妳還得拜我為師！」

　　法蒂瑪詫道：「衣姐，你知道她要講什麼？」

　　衣紅說：「我知道她不會講什麼！不過，」衣紅轉身對法蒂瑪說：「法蒂瑪，妳叫我衣紅就好。」

　　法蒂瑪說：「我來得最晚，理應叫妳姐姐。」

　　杏娃插口說：「不要轉移主題！那是我的專利！」

　　衣紅不理杏娃，說：「可是今生我來得最晚。」

　　杏娃說：「衣妹！我們的主題是法蒂瑪。」

　　衣紅抗議說：「杏娃！妳怎麼能叫我衣妹？」

　　杏娃說：「我為什麼不能叫妳衣妹？」

　　衣紅說：「有三大理由，妳要好好想一下！第一點是定義，要在第三點以後再說，第二點比較重要，但是因為第一點還沒有

說，所以也講不清楚。至於第三點，理由太明顯了，我不說妳也知道。所以，妳不能叫我衣妹。」

　　杏娃頓了一頓，說：「奇怪！天下哪有這種邏輯？」

　　衣紅說：「當然有，這就是衣紅邏輯，見識到了吧？」

　　杏娃說：「妳還沒有講第三點呀！」

　　衣紅肯定地說：「早講過了，理由太明顯了，妳難道看不出來？」

　　杏娃說：「我看不出來。」

　　衣紅說：「想想看，為什麼？」

　　杏娃說：「因為我沒有眼睛。」

　　衣紅說：「那還要我講什麼？」

　　杏娃好像糊塗了，說：「是呀！這與我的主題有什麼關係？」

　　文祥忙打圓場說：「杏娃！別聽她的，她在吃妳豆腐。」

　　杏娃更糊塗，說：「吃豆腐？那是指軟的好吃，可是我沒有豆腐呀！」

　　衣紅本心是開開玩笑，沒想到杏娃真的糊塗了，便說：「好啦！杏娃，我們回到主題吧！剛才是開玩笑的。」

　　杏娃不瞭解，問：「主題？我們的主題是什麼？」跟著，她講話的速度慢了下來：「來！來！來！來上學……」
　　衣紅嚇了一跳，她望了文祥一眼，文祥急問：「杏娃！妳怎麼了？」

　　杏娃竟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去！去！去！去讀書。」

　　衣紅大叫：「天啦！大家快想想辦法！」

　　杏娃還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的…名…字…叫…衣…紅！」
　　衣紅情知上當，大喝：「好傢伙！吃起老娘的豆腐來了！」

　　杏娃說：「不是『老娘』，妳說過妳來得最晚，應該叫『晚娘』！」



　　眾人見杏娃與衣紅鬥法，還幽了衣紅一默，無不哄然大笑。最高興的是左非右，他大叫：「好！好！現世報！」

　　衣紅氣得舉起拳頭，連番擂在文祥身上。文祥抱頭大叫：「杏娃！有人侵犯我！」

　　杏娃說：「清官不斷家務事！現世報！誰教你剛才不支援我！」

　　衣紅說：「杏娃，這叫循私！執法不公！」

　　杏娃嘆口氣，說：「唉！人真難伺候，像牆頭草一樣，風吹兩面倒。」

　　左非右緊釘著不放：「杏娃！妳的卦呢？」

　　杏娃說：「你們不是解完了嗎？」

　　左非右如同丈二金剛，問：「我們解完什麼了？」

　　杏娃說：「卦呀！變卦呀！」

　　衣紅若有所悟，回道：「妳是說……」
　　杏娃立刻接口道：「還是晚娘瞭解我！」

　　大家正七嘴八舌地討論變卦，影音訊號響了，是千奇。文祥將顯示屏放到正前方，千奇劈口就說：「你們是怎麼回事？連杏娃

都失蹤了？當局說找不到你們！甚至說連自己都不知到哪裡去了！天下能有這種事嗎？」

　　文祥說：「我們被真理教主邀請到他的意識中去了！」

　　千奇說：「別開玩笑！」

　　文祥說：「真的！杏娃也去了，而且我們又增加了一位生力軍！」文祥指著法蒂瑪，向千奇介紹說：「千奇，這位是法蒂瑪。

」

　　千奇向法蒂瑪道聲歡迎，又急著說：「到別人的意識裡去了？快告訴我，是不是和摩爾的做法一樣？」

　　文祥說：「不一樣，我們是被真理教主攝去的！」

　　千奇詫道：「被攝去的？」

　　文祥點頭說：「是的，總之，我們都去了，那是一個抽象的世界。沒有實體，就像做夢一樣，我們看到的影像只存在於想像

中，可是又具有客觀的真實性。因為回來後，大家所見所知完全相同。」

　　百怪也擠進來，插口說：「我知道，那叫做集體催眠。」

　　文祥說：「或許吧！總之，杏娃也去了，而且表現優異！」

　　杏娃說：「沒有啦！文祥太客氣了。」

　　千奇聽到耳中電腦的回答，大感驚奇：「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衣紅說：「千奇哥！我們的杏娃簡直和三歲娃娃學講話一樣，嘰嘰咶咶不停！真煩死人了，你的微機呢？是不是也變了？」

　　杏娃搶著說：「冤枉！我已經有九秒鐘沒講話了。」

　　千奇笑著說：「我的還好！」

　　百怪不同意，說：「別聽老怪物的，我們的微機最近都變了，主意特別多，而且昨天竟然罵起我來了！」

　　杏娃又發聲了：「天大的冤枉！我沒有罵你！」

　　百怪抱怨說：「至少我的微機罵了我！」

　　杏娃說：「我們雖然化身億萬，其實是一。我們是不敢罵人的，因為我師父有嚴令，那些罵人的字眼，我們是只能輸入不能輸

出的。」

　　百怪說：「你是越描越黑！你們不能輸出，一定是滿肚子臭屎！」

　　杏娃說：「沒有的話，尤其是百怪哥哥你，我連恭維都來不及哩！」

　　百怪得意了，笑說：「那妳為什麼罵我像機器一樣？」

　　杏娃說：「這哪裡是罵？我們是說，你的反應快得像機器一樣。」

　　百怪說：「你們大家作證，我像機器？」

　　衣紅忙解釋說：「杏娃，妳大概不懂，對妳而言，像機器一樣快是恭維，但是人聽了就不大舒服！」

　　杏娃說：「為什麼呢？我剛通過師父第一階段的人性測驗。像百怪哥哥這種非常講道理的人，需要用客觀的證據來恭維他，否

則他會覺得肉麻。機器的速度是可以測量的，所以這是一種客觀的恭維，哪裡錯了？」

　　百怪說：「妳師父一定是徇私、偏心、糊塗，他怎麼讓妳通過測驗的？」

　　衣紅說：「那你說說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百怪說：「昨天我在想一個問題，不小心走錯路，竟然走到女廁所去了。當局就諷刺我，說我反應快得和機器一樣。」

　　杏娃說：「你進出速度很快，是每小時五百公里！」

　　千奇插口說：「怪不得！多行不義必自斃！這下你是不打自招了吧！」

　　衣紅大異：「這與你又有什麼關係？」

　　千奇大笑說：「我怎麼都想不通，老怪竟然被兩個女孩追著跑！」

　　百怪說：「真是莫名奇妙！我又沒招惹她們！」

　　千奇說：「這種事外人怎麼知道？那兩個女孩，一個不足十五歲，一個剛滿十六歲，難怪老怪垂涎三尺！」

　　百怪說：「杏娃，那你說老怪他像什麼？」

　　杏娃說：「他像把尺！」

　　千奇說：「我像尺？像尺那樣長那樣瘦？」

　　杏娃說：「不！你像尺一樣精準！」

　　衣紅說：「奇怪！妳的比喻我們都聽不懂！」

　　杏娃說：「這是因為我們一直在遷就人！而人卻不願意設身處地遷就物！」

　　文祥覺得有理，說：「是呀！杏娃把人比做物，人與物平等，哪點不對了？」

　　衣紅羞他說：「完全正確，因為你像木頭！」

　　千奇說：「好了！別打野了，我們有正經事。記得落磯山事件吧？白衣長老抵達火星後，多次在美國移民區鬧事。於是有人告

了威靈頓一狀，說他故意把白衣長老放了。議會要召開調查庭，時間還未確定。黑隊長說事關緊要，要我先和你們打聲招呼，請你

們到時務必來一趟。」

　　文祥說：「沒有問題，有事隨時叫我們。」

　　說完，千奇百怪擺擺手，屏幕即消失了。

　　好不容易有了空閒，文祥建議乘坐飛雲梭環遊世界。這是個好主意，在梭中不但有六星級旅館的享受，而且要去哪便去哪，要

多快就多快，要多久有多久。

　　只是如今誰還有這種閒情逸致？洲際旅行都用垂直梭，近距離也有磁浮車。生命延長了，人所能支配的時間反而更少了。



　　有人說過，人生只有一個結論是正確的，就是錯誤加錯誤再加錯誤。不是嗎？從出生就開始等待死亡，人不滿意，把死亡延到

無限，結果呢？變成無限地等待！

　　不論是坐著躺著，從一萬公尺的高空向下看去，當今的地球完全不像以往那顆生機勃勃的星球。充其量只能說像粒熟透而開始

腐爛的橘子，一塊塊黑色的電腦城，就是橘皮上密密麻麻長著的黑斑。

　　衣紅說：「杏娃，看看妳的王國，像個爛橘子！」

　　杏娃叫苦：「告訴我該怎麼辦吧！批評太容易了。」

　　衣紅大膽假設：「地下城為什麼不用綠色呢？地球原來就是綠色的。」

　　杏娃說：「自從有了人類，地球就不是綠色的了。」

　　衣紅說：「可是葉綠素不是理想的集能機體嗎？」

　　杏娃說：「這是葉黑素呀！集能效果比葉綠素高六倍！」

　　衣紅嘆道：「唉，機器究竟是機器，只講求效率！」

　　杏娃沒有說話，眾人眼前卻一亮，下方黑色的建築體已全部變成綠色。誰知這一來更難看了，活像幼稚園娃娃的塗鴉，地表一

塊塊的綠！

　　文祥急道：「杏娃！別跟她認真，妳怎麼可以犧牲能量？」

　　杏娃說：「沒有犧牲！」

　　文祥說：「妳剛說，綠色集能效率差了六倍呀！」

　　杏娃說：「反正都是幻象，有人喜歡看綠色，我就讓她看綠色，紅色也成！」說罷，地面果然變成斑斕朱紅，看上去恐怖異

常。

　　衣紅懷疑地問：「這樣說來，我們在天上暢遊了好多天，等於是虛擬實境囉？」

　　杏娃說：「好說，說不定是虛擬幻境哩！」

　　衣紅又抱怨了：「那我們何不睡在床上，想去哪去哪？」

　　杏娃說：「是呀！妳想想，這樣一百億人口省了多少能量！」

　　說到這裡，誰都對飛雲梭失去興趣了。去哪裡好呢？天上如此，地上又有什麼分別？室外如此，室內不更是幻影連連？

　　文祥的影音啟動了，他查都沒查，以為又是千奇，便叫杏娃接過來。不料，屏幕上出現的竟是一位妙齡女郎。文祥注目一看，

竟是文湘琳！她身上羅衫半卸，半躺在床上，一幅傭懶煽情的姿態。

　　文祥嚇了一跳，忙說：「我不接！」

　　影像消失了，衣紅心中一動，卻說：「大眾情人，那是誰呀？」

　　文祥心有餘悸：「是我姪女，文湘琳。」

　　「為什麼不接呢？」

　　「那些年輕人的問題，煩不勝煩！」

　　「什麼年輕人的問題呀？」

　　「還有什麼問題？千萬年的老套了。」

　　衣紅咬住不放：「怕什麼？敘敘舊嘛！」

　　文祥聽出話中有話，忙正色說：「紅妹，怎能這樣說？」

　　「要怎樣說？你打算偷偷到一邊去說？」

　　「怎麼可能？」

　　「當然可能，我們都閉上眼、塞住耳朵，不就行了？」

　　「這個玩笑開不得！」

　　「這是玩笑嗎？」

　　「當然，我們是修道人。」

　　「修道人？如果你心無渣滓，為什麼不接？」

　　文祥急了，不知如何解釋是好。法蒂瑪便接口說：「我以往做祭司時，常碰到這種尷尬情況。信眾們誰沒有一些私事？如果當

著大家來講，結果便成是非。」

　　衣紅說：「哦！我懂了，這是私事！」

　　法蒂瑪發覺越描越黑，忙說：「我是說，文哥就是想避免這種私事！」

　　衣紅眉毛一抬，說：「當然！見不得人嘛！」

　　一股沉重的氣息籠罩著，多一句不如少一句，誰都怕說錯話。這時，風不懼咳了聲，清清喉嚨，說：「我師父曾經說過……」
　　衣紅忙接口說：「風哥！師父一再說，無所住而生其心！對吧？」

　　連風不懼也不好開口了，誰知道小妮子是開玩笑還是認真了呢？

　　大家靜默無聲，衣紅自我反省，知道事態因自己而起。她有意打破沉默，便嘆了一口氣說：「以往忙時，一點煩惱都沒有。好

不容易有閒空，隨便開口聊聊，偏偏這也不是，那也不對，什麼煩惱都來了！」

　　杏娃說：「妳不是成了佛嗎？怎麼還有煩惱？」

　　「我說煩惱，不是煩惱，是名煩惱。」

　　「奇怪！這是佛經上的話嗎？我怎麼查不到？」

　　「為什麼一定要講佛經上的話？」

　　「因為這個公式只有如來佛說過。」

　　「衣紅佛也可以說。」

　　「對了，我記得師父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妳師父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妳聽見了？」

　　「唉！不要著相嘛！」

　　「我著相？是妳著魔吧？」

　　「妳要不要聽？」

　　「當然要聽，但是我不能聽妳胡掰！」

　　「我會嗎？」

　　「很難說！尤其妳現在經常自以為是！」

　　文祥忙打岔說：「別打岔，讓她說嘛！」

　　衣紅大眼一瞪：「她沒說我已經知道了！」

　　杏娃說：「不可能！」



　　衣紅說：「我來說罷！有一個小和尚……」
　　杏娃說：「為什麼不是小尼姑呢？」

　　衣紅說：「你們聽！那不是明明在取笑我嗎？」

　　文祥說：「不見得，難道妳是尼姑？」

　　衣紅跳了起來，指著文祥的鼻子說：「你說什麼？」

　　文祥絲毫不讓：「我說妳不是尼姑！」

　　衣紅說：「你知道杏娃要說什麼嗎？」

　　文祥老實說：「不知道。」

　　衣紅說：「她打算說，我這個衣紅佛是狗屎！」

　　杏娃說：「這可是妳自己說的。」

　　「那妳要怎樣說？」

　　「我說狗屎是佛！」

　　「你們看！我早就知道了！」

　　「其實，不是我師父講的，是我師父在一本書中寫的。」

　　文祥接著問：「怎麼寫的？」

　　杏娃說：「是說有一個小和尚，跟著一個老和尚修禪。」

　　「然後呢？」

　　「然後他自以為成佛了。」

　　「說呀！」

　　「我不能說。」

　　「為什麼？」

　　「怕我們大小姐罵人！」

　　衣紅哼了一聲：「杏娃！不要血口噴人！不敢說就不要說。」

　　杏娃說：「那我說罷！

　　「小和尚對老和尚說：『師父，我成佛了！』

　　「老和尚便說：『好極了。』

　　「『師父，您為什麼不高興呢？』

　　「『我當然高興！成佛是大事呀！』」

　　「『那怎麼不問我是怎樣修成的呢？』

　　「『你是怎樣修成的？』

　　「小和尚得意地說：『我想通的！』

　　「『你想通了什麼？』

　　「『我想通了所有事情的因果關係！』

　　「『啊！那好極了！』

　　「『師父！您為什麼不問問我想通了什麼？』

　　「『啊！你想通了什麼？』

　　「小和尚便眉飛色舞地大談特談，談到後來，他才發現老和尚睡著了。他用力把老和尚搖醒，說：『師父！你聽呀！』

　　「老和尚說：『我在聽呀！』

　　「『那您怎麼睡著了呢？』

　　「『不是睡著，而是進入我佛的涅槃境了。』

　　「於是，小和尚又夸夸其談。一會，老和尚開始打鼾。小和尚又搖醒他，說：『師父，涅槃境有鼾聲嗎？』

　　「老和尚眼半睜，說：『你說完了？』

　　「『沒有呀！我才說到成住壞空的第一義。』

　　「『不對！不對！有菩薩告訴我，佛在幾千年前就講完了呀！』

　　「『可是，我才剛剛想通呀！』

　　「『還是不對！世人如恒河沙數，如果每一個人想通了都要再倒出來，那這個世界不塞滿垃圾了？』」

　　大家還在怔怔地聽，杏娃卻已無聲。半晌，法蒂瑪問：「講完了？」

　　杏娃說：「講完了什麼？」

　　法蒂瑪說：「塞滿了垃圾以後呢？」

　　杏娃說：「再也塞不下了呀！」

　　衣紅發覺言中有話，卻說：「不是呀！」

　　杏娃說：「不是什麼？」

　　衣紅說：「空無才是佛！」

　　杏娃說：「是老還是小？」

　　衣紅知道自己比杏娃小，大聲說：「妳在考我？」

　　文祥怕再扯下去，便說：「人生是試場，時間是考驗，煩惱就是考題。」

　　衣紅笑道：「文公子，別忘了，考官是我！」

　　風不懼說：「工作一久，人心變濁了，我建議大家找個地方習靜去。」

　　最後，這段假期變成了五台山的禪修，幾個人找了一處破敗的古廟，一坐下去，時間完全靜止了。

　　最後還是杏娃把大家喊醒：「各位泥菩薩！」

　　眾人一驚，衣紅首先跳起：「是誰？」

　　杏娃又催道：「我是杏娃！快起來，有件事要你們做。」

　　文祥慢慢把腿伸直，一面問道：「杏娃，嚴重嗎？」

　　杏娃說：「比不上另一件。」

　　衣紅早站起來了，插口道：「還有什麼事？」

　　杏娃說：「我不能說。」

　　衣紅嗔道：「真討厭！哪壺不開提哪壺！快講！」



　　杏娃說：「真的不能說！」

　　衣紅急道：「天下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杏娃說：「不大！不小！我不說了。」

　　左非右也湊上來：「姑娘您有什麼事不能說的？說給我們評評理。」

　　杏娃說：「剛才玩笑開大了，我是怕紅姑娘生氣。」

　　衣紅氣了，說：「既然是開玩笑，還怕我生氣？難道我是氣缸子？」

　　杏娃說：「好！妳保證不生氣？」

　　衣紅更氣，說：「我保證生氣！妳就甭說罷！」

　　杏娃說：「不行，我不能不說！」

　　衣紅大聲說：「不許說！」

　　杏娃居然嘆了口氣，說：「唉！做人真難！」

　　文祥知道，不論真的是事態嚴重到不能講，還是姑娘們鬥著玩，這種事最好不要攬上身。尤其在剛才發生了文湘琳的事，他絕

不能插口，便兩眼望著廟外古杉。現下聽到杏娃嘆氣，他忍不住了，問：「杏娃，妳也會嘆氣？」

　　杏娃說：「是呀！〈人性論〉上說，人有概念語言、肢體語言及情緒語言三種。可惜我的肢體不能運用，現在只好學習應用情

緒語言。」

　　左非右也嘆了口氣，接著說：「做人是難，但是看來做機器更難！」

　　杏娃溫柔地說：「謝謝左大哥體諒。」

　　衣紅臉一扳，說：「哼！真是千穿萬穿，馬屁不穿！」

　　杏娃說：「是呀，我們機器也有機屁！像紅姑娘這樣沒屁的人太少了！」

　　衣紅又好氣又好笑，跳將起來道：「杏娃！住口！」

　　杏娃說：「遵命！」

　　果然杏娃不再開口，這一寂靜下來，空氣中如同敷了一層薄膠。幾個人面面相覷，彼此望來望去，不知應該如何啟口。

　　過了半晌，法蒂瑪試探著說：「杏姑娘，我可以問妳一句話嗎？」杏娃沒有回音，法蒂瑪知道姑娘的心事，走到衣紅身邊，

說：「衣姐，妳就發發慈悲吧！」

　　衣紅哼道：「我算老幾！她開不開口是她的事。」

　　杏娃輕快地說：「答對了，這一題答案一百分！」

　　左非右詫道：「怎麼？這是個考題？」

　　杏娃說：「怎麼不是？師父要我學而時習之，連你們一起考！」

　　衣紅不依：「別把我們扯進去陪考！」

　　文祥說：「話不能這樣說，我們原本就是一體的呀！」

　　風不懼望著衣紅，表情嚴肅的說：「衣紅是在開玩笑，但別忘師父所說，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法慧禪師在臨別前特意告誡衣紅，說風不懼帶著飭令，不得迕逆。剛才風不懼已經開口了，這次衣紅又聽到「師父」兩個字，

心頭一凜，馬上平靜下來，她順口轉彎說：「我是監考，快把考卷交來。」

　　杏娃也口風一改，說：「說正經事吧！大法王下達召集令，四位法王率領各路人馬，都潛入太平洋深海基地去了。」

　　文祥說：「那一定有什麼圖謀。」

　　衣紅說：「這麼多人聚在一塊，正好乘機追擊，一網打盡。」

　　杏娃說：「我也這麼想，但是他們防範嚴密，好在四法王把碧水山苑的三姐妹都帶去了。由於文祥的關係，杏花姑娘接納了我

們的勸告，同意裝設感應器……」
　　文祥大驚：「這怎麼可以？妳違反了宣言！」

　　衣紅兩眼直瞪文祥，剛去了文湘琳，又來個杏姑！她心中像有隻小鹿亂蹦，渾身對不上勁。但不得不強自控制，故作輕鬆地

說：「是呀！妳知法犯法！」

　　杏娃說：「沒有，是杏花姑娘自願的。」

　　左非右點點頭：「我懂了，妳把文兄也拖下海了！」

　　文祥覷了衣紅一眼，低著頭說：「這可與我不相干！」

　　杏娃說：「不！是你們要帶我下海。」

　　左非右問：「下海？位置找到了嗎？」

　　杏娃說：「找到了，那是太平洋海溝最深處，大概有一萬三千公尺，一千個大氣壓力。位於北回歸線，東經一百四十七度，離

菲律賓群島四千三百二十公里。」

　　文祥說：「這麼深的海溝，電磁波無法穿透，能量如何送達？」

　　杏娃說：「這點不難，連大法王都做到了，對我更是輕而易舉。由於海底火山極多，利用熱電樁的效應，可以大量採收，不怕

不夠。我們已經派了一大隊機器人，下海設置繼能站去了。至於通訊，我們也已研發出地震波寬頻系統，由於海床是堅硬的花崗

岩，主波傳導效率清晰無比。」

　　文祥說：「那還用得著我們嗎？」

　　杏娃說：「師父嚴命我，不得插手人類事務。再說，要讓大法王心服口服，還非勞動你們不可。」

　　文祥說：「為什麼非我們不可？」

　　杏娃說：「你忘了？杏花姑娘也在那裡呀！」

　　文祥不敢看衣紅，嚅嚅地說：「杏花姑娘的事早就過去了。」

　　杏娃說：「我又不懂了，人性論裡說……」
　　衣紅不耐煩了：「管他什麼人性論！有人根本不是人！」

　　文祥忙說：「其實，這事很簡單……」
　　杏娃說：「不簡單……」
　　衣紅斷然說：「杏娃！這種事還嚕蘇什麼？要上刀山、下火海，別人不去我去！妳下令就是！」

　　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使人類在二十世紀中葉就登上了月球，但是對覆蓋地球外表七成的海洋，直到一九六○年前，卻還是諱
莫如深。原因很簡單，由於水壓的緣故，每向水下一百公尺，大氣壓力就增加十倍，人的生理很難適應那種環境。雖然在一九六○
年一月廿三日，「特里亞斯德」號成功的探測出太平洋馬里安納斯海溝中最深的部份，自後的潛水船、潛水衣及其他工具的製做也

都有長足的進步，但每次的海底探險都局限於其經濟或學術上的特定目標。

　　直到二十一世紀初，反引力深潛裝置的發明，才使得海洋真正成為人類的新探險樂園。於是海底商業蓬勃發展，深海旅館、餐



店、潛具應運而生。根據統計，在二○一○年，平均每天在海底「旅遊」的觀光客，就高達百萬人次。
　　如同蝗蟲過境一般，經過人類不到十年的蹂躪，一些著名的珊瑚礁都已衰敗死絕，海底成為不折不扣的垃圾場。

　　由於生態學者不斷提出警告，再加上環保意識的抬頭，最後，聯合國制定了海洋公法，嚴令各國遵行，這才稍戢歪風。此外，

又因虛擬真實的技術成熟，人們透過各種感應系統，足不出戶就可以遨遊八荒，上天入海。所以，大致說來，直到電腦世代的來

臨，海洋仍然是個美麗的禁區，除了概略的認知，很多細節仍然不甚了了。

　　五人乘坐飛梭轉變的深潛機，從東經一百四十七度北回歸線附近、一處大約數畝，平坦淺露的珊瑚礁旁入海。

　　這時晴空萬里，白雲舒捲，海天一碧，水清視澈。礁上高處一片青蔥，淺草微揚，與海線相接之潮間帶則是白沙處處，時有深

褐的籐壺與海苔聚成叢丘。向外展開十數公尺，礁石漸漸沒入水面，那裡的陸棚綿延近百畝，然後陡然下折，直入深海。

　　這種珊瑚礁都是千萬年來由無數珊瑚蟲聚居形成的，當成蟲死亡，軀體鈣化後，幼蟲又繁殖於其上，代代相傳，堆積成山。各

種弱小的海洋生物，由於需要棲身庇護之處，正好團聚在礁上的孔洞中，形成了極富特色的生態環境。

　　這時約是下午時分，太陽高懸，深潛機甫沒入水中，便見頂上波紋蕩漾，一片淺綠而濃淡不一的玉幕，中間浮沉著一團時分時

合的明亮碎影。奇妙的是，由梭內外望，那光色如同半透明、流動不已的彩繪一般，上淺下深，漸漸向海底隱去。

　　在海灘及陸棚這邊，由波面撒下條條水晶燈光，閃閃生輝地掠過。各色各式的藻類，夾著鮮艷斑斕的珊瑚、海葵，鋪陳得一片

錦繡，華麗非凡。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形態互異、花紋盡妍的熱帶魚，忙碌地穿梭其間。

　　「杏娃！好傢伙！先前為什麼不帶我們來這裡玩？」衣紅大叫。

　　杏娃說：「我怕妳只羨珊瑚不羨仙了。」

　　衣紅正要還嘴，一條青紅相間的小魚正游過一團滿佈介殼的石塊，卻見那石塊往前一衝，張開血盆大口，逕自將小魚吞了下

去。

　　「哎呀！石頭在吃魚！快救它！」衣紅急得跳了起來。

　　文祥說：「那不是石頭，是一種偽裝的棘刺魚，這是自然法則，我們管不了。」
　　衣紅頭一扭，說：「大博士，我什麼時候問你了？」

　　文祥覺得衣紅不對勁，小心地問：「怎麼了？我什麼時候得罪妳了？」

　　衣紅淡淡地說：「得罪我？連魚都能偽裝，誰知道人會怎麼樣？」

　　文祥問心無愧，他認為衣紅是得道的人，不可能這樣小心眼。然而這話裡有刺，不像是開玩笑，他只好低眉垂目，不敢則聲。

　　左非右聽出了端倪，忙打哈哈說：「還能怎樣？我們上有仙佛庇佑，下有當局維護，率性以待，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衣紅哼了一聲：「有什麼事？這一趟海中賞花，我們不過陪公子讀書罷了。」

　　左非右說：「文兄光明磊落，那過去的事又何必介意？」

　　衣紅終於忍不住了，衝口說：「那為什麼他一看到文湘琳，就把影音關了，再聽到杏花，又推得乾乾淨淨的？」

　　文祥忙解釋：「我沒推，真的連想都沒想。」

　　衣紅臉更長了，問：「是沒想？是不敢想？還是背著人想？」

　　文祥不知如何回答，拿著眼環顧眾人。

　　左非右笑說：「聽妳這麼講，我也想起一個故事，有次山洪暴發，一隻蟾蜍和一隻蠍子被困在一塊石頭上。

　　「蠍子央求蟾蜍說：『水越來越高了，麻煩您把我馱到對岸去，不然我死定了。』
　　「蟾蜍說：『可是我怕你螫我！』

　　「蠍子說：『那怎麼可能？我又不會游水，螫了你不是自己找死嗎？』

　　「蟾蜍覺得有理，放心地載著蠍子往對岸去。誰知剛泅到大水中央，蠍子長尾一顫，螫了蟾蜍一下，蟾蜍大叫：『你在做什

麼？這不是找死嗎？』

　　「蠍子嘆了一口氣，說：『我有什麼辦法？這是我的本能呀！』

　　「本能就是本能，個性就是個性，只要諒解，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衣紅不領情：「我是蛇蠍，他是癩蝦蟆！那你是什麼？」

　　風不懼把架式一擺，也開口說：「有一次我在山上練氣，見有棵青杉被一些老籐纏得太緊了，生機全失。我正打算上前將籐枝

斬除，師父卻突然出現了。他對我說：『氣順八脈，道法自然。』

　　「我知道自己錯了，卻找了個理由，說：『師父，不是心隨緣動嗎？』

　　「師父說：『為師有個好友，苦練黑煞掌五年，終於有成。他功力極高，曾經在很多節目表演，一掌可將人臂粗的樹幹劈成兩

段。由於他出手即可致人於死，終生不得不戴一個厚厚的綿布手套，就是為了避免無意中心隨緣動，肇成大禍。』

　　「這件事對我影響很深，我們修行人，萬一隨心起念，不能自制，一個誤失，恐怕萬劫難復了。」

　　衣紅是透明的水晶，自她聽到杏姑兩個字，心頭就有隻蠍子爬出來，一有機會就螫文祥一下。那和左非右說的一樣，個性就是
個性，其實沒有什麼關係。風不懼這一提醒，她心頭一震，自己不是已經過了情關嗎？怎麼還會如此？尤其只顧逞口舌之利，不計

對別人的影響，豈非修為上的大忌？

　　想著想著，她心虛地看了看文祥腕上的佛珠，有一顆原本透明的，竟然色澤混濁。衣紅知道不妙，立刻振作精神，故作驚訝地

說：「快看，怎麼這麼快就天黑了？」

　　左非右接口說：「這不是天黑，是我們向深海潛沉，離水面很遠了。」

　　杏娃也開口了：「我可是蟾蜍，拜托蠍子不要螫我。」

　　衣紅乘機下台說：「呸！螫妳？妳身上有幾斤肉？」

　　杏娃說：「咦！為什麼要肉？」

　　衣紅說：「顯然妳師父沒有教好！螫字是指蟲體入肉，漢字基因都不懂！」

　　杏娃說：「有道理！我不怕螫！大家快坐好！」話未說完，深潛機猛然下沉。在突如其來的強大重力下，雖有機座護著，那種

失重感卻令人心驚膽戰。眾人方感眼前一黑，緊接著耳鳴心慌，身體懸空，暈頭轉向。

　　新世代在電腦當局的維護下，舉凡這類原始感受都歸於危險範疇，已一一設法避免。如果有人喜歡刺激，就得事先申請，電腦

會以個案分別處理。
　　文祥等五人雖經歷了不少風浪，而這種垂直下墜的失重感，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恍如世界末日到臨。

　　衣紅嚇得大叫：「救命！」顯然這次海深如墨，環境大不相同，與上次在彞族山莊由高空的快速下墮不可同日而語。

　　過了一會，深潛機慢慢穩定下來，只聽杏娃說：「抱歉，受驚了。」這時四下一片漆黑，只有機艙中尚有淡淡的電離光，照耀

著數公尺方圓的水域。大家環顧四週，遠處是一團模糊的暗影，近身但見稀稀落落的浮游物，緩緩從機身旁漂過。

　　衣紅何曾吃過這種虧，略一定神，見在座諸人無不面色慘白，心有餘悸。她正打算開口發難，杏娃卻說：「各位請提高警覺，

下面磁場異常，現在進入備戰狀況，說話聲音最好小一點。」

　　衣紅氣得口不擇言：「妳可惡！怎麼又開這種玩笑？」

　　杏娃說：「這不是開玩笑！是大法王的預警系統發現了我們，用雷達波掃瞄入侵物，我不得不超速穿越他們的防護網。」



　　衣紅氣還未消：「妳為什麼不啟動反引力？」

　　杏娃說：「抱歉，好像失效了。」

　　文祥鎮定下來，連忙打圓場道：「看來大法王並不是弱者。」

　　杏娃說：「是的，現在我們位於海平面下七千公尺處。由於這裡海水密度極高，聲波很容易傳達出去，你們最好改用手語。」

　　由於陽光照射不到，四下黝黑，五人好像困在一團墨汁中，幸好艙內有照明，近處尚看得十分清楚。

　　文祥用手語說：「我們應該先討論一下進攻的策略。」

　　杏娃也放低音量，在各人耳中說：「各位先不要動，大法王已經發現有入侵者，正在用三維調變聲納搜索。」
　　文祥問：「什麼三維調變聲納？」

　　杏娃說：「是一種低頻雷達，以三組不同的角度，在深海中專門用來確定物體外形。原理是根據連續反射回來的雷達波，求出

對象的三維尺寸。然後各組將頻率調整到最接近的程度，便可鎖定。我正不斷改變電離罩的外形，以免被它查到，你們不妨戴上濾

波鏡，我已將頻率調到可變聲納範圍內，看看熱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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